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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安君：以有我所为，求无我之境
慕海昕

1985 年进入清华大学水利系水资源工程专业学习。工学博士，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历任北京市水利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市水务局

科技教育处处长，北京市昌平区区长助理（挂职）等职务，现任

北京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在北京市的水务系统中，潘安君已经工作了整整三十个年头。从负

责具体项目的科研人员，到整个研究所的当家人，再到北京水务管理的一

把手，在每个岗位上，他都力求把事情做得踏踏实实、稳稳当当。潘安君

说，干水利这一行，自己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通过扎实到位的工作，

让老百姓忘掉我们的存在”。

恰同学少年

“说实话，一开始我真没想学

水利”，潘安君笑着回忆。1985 年

秋天，这个录取时被调剂专业的安

徽考生开学不利，先是在从北京站

去学校的路上弄伤了手，又因为不

适应北方的气候生了场病，还被系

里的学长传授了“大门进对了，二

门进错了”的人生感言。“那时候

我就开始闹专业情绪，希望学校主

动把我退回去。”直到春暖花开的

季节再回到北京，面对已经渐渐熟

悉的校园、同学和专业，他才下定

决心留了下来。

在清华，潘安君度过了极为丰

富的大学生活。“清华最大的好处

就是实践环节，入学的时候我们也

不知道什么是水库大坝，学校就直

接把我们拉到密云水库去了。” 他

去过大渡河上的铜街子水库做生产

实习，和工人一起扎钢筋、做混凝

土浇筑；到过京郊的温泉镇、苏家

坨镇做中学老师，教孩子们物理和

英语。潘安君还有许多奇思妙想，

他加入了同学们组成的科创公司，

帮助同学们勤工俭学。学校周末在

食堂举办舞会，他们动手做霓虹灯

出租给主办方，也能挣一笔钱。“我

当时就是比较活跃，各种感兴趣的

点都想参与一下。”

毕业后，潘安君选择了保留研

究生入学资格到北京市水利科学研

究所工作。四年后，他重返校园攻

读硕士研究生。“名义上是全职回

去的，但单位不同意我走。”好在

研究所距离学校不远，他有课的时

候在学校，剩下的时间回单位做课

题，晚上还要写作业。“只能自己

一个人做作业，这也促进了我独立

思考”，潘安君笑言。现在回头看，

他觉得工作几年后再回去读书是一

个很好的选择：一方面，工作为专

业知识积累了实践经验，再上升到

理性认知就很容易了；另一方面，

手上有工作获得的素材和资料，不

必为毕业论文担心。 “辛苦是辛苦

一点，但对我还是蛮适合的”，潘

安君说。

潘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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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水利科学研究所，潘安君

的岗位是科研管理。在工作中，他

发现水污染的治理正成为一个突出

问题，但还没有行之有效的技术路

径。潘安君觉得自己应该到下面具

体的研究室去，到科学研究的一线

去，于是主动提出了调到水环境研

究室的请求。

研究从河道的水环境规划做

起。上世纪 90 年代京郊地区发展

迅速，一大批小规模乡镇企业异军

突起，它们几乎没有污染处理的设

施，造成严重的水污染问题。“当

时养殖场附近三五公里都有恶臭的

气味，河道里也布满了粪污，有些

地方的地下水都被污染了。”1995

年，华北乡村水环境办公室在中英

两国政府支持下共同组建，潘安君

带领研究所参与到这一综合治理示

范工程的建设当中。他带着同事们

到现场去，走访乡镇企业，了解不

同产业的生产工艺，确定污染产生

的具体环节；他们采集各类污水样

本带回研究所，做实验、调参数，

寻找适合实际情况的处理办法。示

范工程落成后，以通州区小堡村为

代表的几个示范村环境得到明显改

善，村民的生活水平也获得了提高。

1998 年 1 月，英国外交大臣罗宾·

库克访华，期间便专门参观了这一

示范项目。

也是在 1995 年，年轻的潘安

君被任命为水科所副所长。由于

所长是兼职的，领导整个研究所

一百四十人的担子都压在潘安君的

肩上。“同事们普遍比我大很多，

刚接手的时候真是战战兢兢，压力

很大。但好在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

只要做事虚心、秉持公心，就会慢

慢地被大家认可。”潘安君广泛听

取老先生们的意见，结合新兴的计

算机技术，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合作，

确定研究所的相关课题和发展方

向。上任当年，水科所的账面上只

有五万元钱，连全所一个月的工资

都不够，他卖掉了外方赠送研究所

的一辆福特汽车，把工资发了下来。

随后，水科所进行了工资制度改革，

由按级别发放调整为与科研成果取

得的社会经济效益相挂钩，次年便

实现了收支基本平衡；到 1998 年之

后，水科所已经是整个水利局里收

入较高的单位了。

迈步从头越

2000 年，潘安君调任北京市水

利局科教处处长。重新回到职级工

资制，他的收入锐减为之前的五分

之一，同事开玩笑说他“一年损失

一辆桑塔纳”。潘安君一度不太情

愿，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

还是接受了组织的决定。2009 年政

府机构改革后，他的工作单位变更

为水务局，并于 2018 年被任命为水

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保障市民喝上清洁卫生的饮

用水，是水务工作的重要内容。由

于南水北调中线调来的是长江支

流汉江的地表水，和北京的地表

水、地下水的化学成分不同，切换

水源时水质的变化可能导致 “水

黄”，影响市民用水感受。为了避

免这个问题，2005 年潘安君组织

把实验室搬到了丹江口水库，研究

新水源的化学组分以及对供水管道

水质稳定性的影响；为了保证真实

性，他们在北京截取了现有各种                                                                                                     

材质的供水管道，在丹江口现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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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实验。2014 年，北京市民喝上了

长江水，“水黄”问题基本没有发生，

平稳地度过了换水期。

相比之下，北京的污水治理则

显得波折重重。为了奥运会顺利举

行，2008 年之前北京就全部建成了

城市规划中的污水处理厂，而这一

版规划的原定完成时间是 2020 年。

没有预想到的是，奥运之后北京迎

来超常规的快速发展，人口涌入、

城市扩张，很多地区刚刚建成甚至

刚刚扩建的污水处理厂已经无法满

足实际的污水产生量，等到 2020

年是不可能的。经过水务部门的协

调努力，2012 年北京市政府下发文

件，决定在五年内再建成一批污水

处理厂。然而，次年 2 月，中央电

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播出了一

期《北京污水直排调查》，点名了

三条北京污染“明星河”。潘安君

记得很清楚，那时市委市政府刚刚

完成换届，当时的市长找他谈话，

希望原定五年的计划能够三年完

成。潘安君“硬着头皮答应了”。

于是，污水治理和再生水利

用的第一个三年行动方案开始实

施。水务部门双管齐下，一边建设

污水处理厂、铺设收集管线，一边

采取短期见效的过渡性措施。方案

完成时，北京的污水处理能力提升

了一百七十多万方，污水管线建成

了两千多公里，而这三年的建设量

相当于前十几年建设的总和，终于

基本解决了城镇地区的污水处理问

题。2016 年、2019 年，第二、第三

个三年行动方案陆续实施，主战场

调整至城乡结合部、重要水源地和

民俗旅游村。令潘安君感到欣慰的

是，2015 年，北京市还在国家的城

市水环境排名中位列倒数，之后的

两年大幅度提升，现在已经名列前

茅了。

雨后复斜阳

水务工作还关系到城市的安

全。北京的降水主要集中在汛期，

尤其是“七下八上”（七月下旬八

月上旬）的二十几天里，常有大暴

雨 发 生。2012 年“7·21” 特 大 暴

雨山洪泥石流发生后，水务部门找

教训、补短板，对一系列基础设施

进行了改造工作。

潘安君说，过去搞水利和城市

给排水的人用的是两套理论，前者

关注洪水，只看河道是否满溢，不

管城市的内涝问题；而后者则只考

虑如何让城市内部的水快速排到河

道中，河道的满溢风险不是自己的

责任。在实际工作中，二者的脱节

会造成大问题。他们把河道建水库

的思路拿到城市中，针对北京市内

最易积水的下凹式立交桥，在雨水

泵站中修建小规模的蓄水设施，以

此对雨水进行短时间的调蓄，在河

道洪水期过后再行排水，或者在干

旱条件下储备作为灌溉用水。三年

内，水务部门改造了北京环路和主

要的放射性快速路上的 77 座立交

桥泵站，并完善雨水的收集系统，

提升泵站的抽升能力。今天，北京

主城内和城市副中心的积水问题都

已经基本解决，郊区新城和重点镇

成为了新的关照对象。

另一个问题则是社会动员。一

旦预测到有暴雨，手机短信会发送

至北京市民进行提醒，对于接收不

到短信提醒的外地游客，则采取提

前关闭危险地段的方法。2019 年政

府机构改革后，社会动员的任务转

移到应急管理局承担，水务部门继

续负责洪水预报分析和洪水调度工

作。潘安君说，自己的压力有所减

轻，但夏天一下雨就值班的老规矩

是改不了的。“在调度室里值班就

像指挥打仗一样，雨声就是命令，

降水云带就是我们的敌人，盯着它

的位置，看我们有哪几道防御工事

可以控制。一旦有风险，需要加派

人手抢险救援，也要及时向社会公

布。”

在潘安君心里，水务工作是个

很实在的行当，它很难做到锦上添

花，但却为每个人提供着根本保障。

“让市民忘记我们，水务的工作就

做好了。一打开水龙头就是干净卫

生的水，每一滴污水都得到了清洁

处理，所有的水环境都看起来赏心

悦目、仿佛大自然的馈赠一样，城

市也没有洪涝灾害发生，大家就感

觉不到我们的存在了。现在市民还

经常性地想到我们，就说明我们还

有很多没做到位的地方。”潘安君

说，自己追求的是别人心目中的“不

在”，“但实现这个目标的前提是，

我们要把工作做到无处不在”。




